
早上起来，到阳台上拿了双
袜子，一只穿进，一只穿到一半，
突感脚背针刺样的一疼。是袜
子里混进了针头、竹丝？褪出来
时，感觉袜子里有一团东西。心
想，坏了，难不成是蜈蚣？指尖
拎着袜头，向地上使劲一抖，竟
抖出一只蜜蜂来。

大清早，就这么匪夷所思
的，我被一只蜜蜂蜇了一下。

想起来，我已有很多很多年
没被小蜂们蜇过了。在我的童
年和少年时期，则差不多每年都
有被蜂蜇的经历。这倒不是说，
小蜂们喜欢蜇人，实在是我们这
些乡野孩子太过喜欢“招蜂引
蝶”。尤其是在漫长的暑假里，
无所事事的我们，整日晃荡在村
头巷尾、田间地头和山野河塘之
间，不是摸鱼捞虾，就是逮蚂蚱、
捉蜻蜓、捕知了，甚至捅马蜂窝。

记得我们乡下的小蜂，主要
有三种。最常见的是蜜蜂，另一
种我们叫马蜂，个头比蜜蜂略
大，身子比蜜蜂修长，“嗡嗡”声
比蜜蜂响亮，也比蜜蜂要“凶猛”
很多。还有一种，个头是三者中
最大的，全身乌黑，我现在忘了
它具体叫个什么名，暂且就叫它

“大黑蜂”吧。大黑蜂别看个头
最大，却是三者中性格相对温和
的，我们捉的最多的便是这大黑

蜂。
过去在乡下的村路两边，依

次排列着各家各户的茅厕。那
茅厕低低矮矮的，大多用竹子做
的椽子，大黑蜂们喜欢在竹子上
打个洞，然后把家舒舒服服地安
在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到。
那洞打得真叫个圆，我想把咱们
村所有的木匠、篾匠们都叫上，
然后带上他们所有的“吃饭家
什”，也比不上大黑蜂们赤手空
拳打的洞圆润、圆滑。动物世
界，神奇得很哩！我们拿根稻
草，伸进洞口，一阵拨弄，然后拿
个空瓶子，罩住洞口，等着大黑
蜂自投罗网……“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所以招蜂招多了，
被小蜂们蜇上一下两下，自然也
是在所难免的。

记得被蜇最凶的一次，是一
天中午去猪圈里喂猪。那猪肥
头大耳、膘肥体壮的，我踮着脚
尖、拎个猪食桶才费力地举过猪
栏，它就拱头甩尾、大声哼哼着，
像已经饿了八辈子一般猛扑上
来，结果把猪食溅了我一头一
脸，气得我找了根竹棒把它抽得

“嗷嗷”乱叫。在喂猪的过程中，
一眼瞥见猪圈旁的一棵香泡树
上有一只大大的马蜂窝，几只大
马蜂正围着“嗡嗡”地飞。见个
这么大的马蜂窝，手就犯贱似的

痒痒了起来，手里拿着的竹棒，
好似也受到了某种召唤，在手心
里猛然一紧。站定，瞄准，出棒，
果然一捅一个准。扔棒，转身，
拔腿就跑。忍不住回头，妈呀，
一大群马蜂，如一个漩涡，似一
阵旋风，在后头紧追不舍。一
下，二下，三四下，也不知被蜇了
多少下，只知趴倒在地下伸腿蹬
脚地“嗷嗷”乱叫。

鼻青脸肿，肥头大耳，躲在
家里好几天不能出来见人。人
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们乡野孩子却是很快地“好了
伤疤忘了疼”，大黑蜂照捉不误，
马蜂窝照捅不怕，任你蜇我千百
回，我仍捉捅没商量。想想，在
童年和少年时候，无知无畏的我
们，曾经祸害了多少的“蜂蜂蝶
蝶”！

也许是在袜子里憋闷坏了，
也许是季节到了冬天，也许是刚
蜇了我一下，自己也大伤了元气，
总之这一只蜜蜂，现在正躺在地
上瑟缩着。照我童年和少年时候
的性子，不是一巴掌把它拍死，就
是一跺脚把它踩死，但今天的我
忍着它蜇我的痛，把它小小弱弱
的身子弄到一张纸巾上，放在阳
台温暖的一角，并在心里默祝它
好运。人嘛，长大了，总该越活越
善良，越活越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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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电话亲情电话
□□周波周波

我被蜜蜂蜇了下我被蜜蜂蜇了下
□□王林军王林军

总第7252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夜幕降临时，我的手机就会发出悦耳的提
示音。“该给老爸通话了”，我停下手上的事，随
即拨通老爸的电话。

其实，给老爸打电话也没重要的事情，先问
个好报个平安，这是通话的主要目的。接着就
是你那边的天气我这里的气候是好是坏扯上几
句，然后就是你身体保重我冷热当心之类的温
馨话，告之一下做儿子的我预计几号到他那里
去，好让他老人家边散步边把我接回来。老爸
那里要体检、要配药，还有小区重要活动需要家
人陪同的，也提前给我打个招呼，好让我心中有
数，适当调整行程日期。

自从老妈去世后，老爸很孤独，又不愿住在
儿女家。外地工作退休后的我经常去老家陪伴
他，尽一份孝心，好在现在交通方便，两个小时
就到了。不在他那里的时候，我俩就约定，每天
下午5时左右，我俩互相通个电话报个平安。
有时我先打过去，有时他先打过来，通话结束后
各自准备晚餐。

刚吃好晚饭，妻子的手机响了，不用问，是
女儿打来的。女儿在省城当一名救死扶伤的白
衣天使，工作繁忙，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每次
都是匆匆来急急归，唯一联系沟通的方式就是
电话。一般下午下班后女儿会来电话，打她妈
妈的手机，讲她医院里发生的那些事，讲她昨天
快件收到了几个。妻子总是千篇一律地说着相
同的话：“出门在外，保重身体，谨慎从事。”又
问：“寄来的虾干收到了没？还需要些什么，我
会快件寄来或下次来时带来”等等。

无论是为人子女，还是为人父母，一天中，
总有个时间里，借着这样那样的由头打着亲情
电话，电话那端传来的阵阵笑语，总让我们心里
涌满了平安为福的欣慰，那源源不断的爱通过
电波串联同步着，把我们紧紧地系在一起。

怀念母亲怀念母亲
□□蒋树平蒋树平

上周四，是我母亲去世一周年的日子。一
年来，她那亲和爽朗的笑脸以及谆谆教诲，时常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

母亲兄弟姐妹6个，她排行第四，性格活泼
大方。母亲的外公家在我们村子里，母亲小时
候常来村子里玩。我父亲是家中长子，自小就
与母亲认识，慢慢地彼此种下了爱的情愫。

母亲有一颗感恩之心，心里有一本账。每
逢节假日，她就跟我们4个兄弟姐妹唠叨：“现
在的幸福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特别是土
地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家里温饱问题，三春时节
不用靠借粮过日子了。”母亲还说：“这样的日子
想想都幸福，我们要好好地感谢共产党！”

母亲有深厚拥军情怀，经常自豪地说：“我
们家是三代人当兵。”1955年，国家颁布兵役
法。母亲响应党的号召送夫参军，还作为军属
代表在全县新兵入伍欢送大会上作表态发言，
那时她才新婚一个月。每次提起这件事情，我
总能看到母亲激情满怀，脸上充满自豪的样子，
也仿佛看到父亲佩胸章，挥手与新婚妻子告别，
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往部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
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感
恩母亲，给了我生命，把我养大。母亲常叮嘱我
们兄弟姐妹“做人要善良，做事要认真，家庭要
和睦”，她的谆谆教诲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亲爱的母亲，放心吧！


